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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售香坊松海路 88号置信澜悦
东方洋房。使用面积：一层 120平方
米，负一层150平方米，带超大南北两
个阳光井 ，一层南北两个户外花园面
积116平方米，另有20平米储物间。

户型合理，利用率高，储物空间特
别多。整房全进口材料家具，豪华装
修，品质生活，因去外地发展，希望将
此屋转让给真正喜欢的主人！
配套：地铁3号线；香坊重点松乐学校

九年一贯制学校在建；德强小学一批次
报名，校车小区门口一站直达。万科物
业，管家服务，小区环境设施极佳。

13664646555

急 售 洋 房

出售松北花园洋房
哈尔滨松北区天鹅湖花园小区

31 号楼洋房一套，因房主迁移外省
着急售卖，价格可面谈。房屋建筑
面积 180 平米，四楼（顶层），毛坯
房，三室二厅二卫带阳台，地热房，
私产房屋。房屋紧邻松北虎园、哈
尔滨大剧院，小区园林面积占比
30%以上，环境好，位置佳。

19845256893
低价急售别墅

哈尔滨私产别墅，因房主
出国着急售卖，6000 元/平米。
房屋建筑面积约400平米，车库
2 个，毛坯房，别墅内自带庭院
面积 1000 平米，院内山林约
2000平米。小区还配套高尔夫
球练习场、钓鱼池、滑雪练习场、
温泉等设施，免费对业主开放。

19845256893
出租出售写字间/办公室两套

哈尔滨道里区上海街 7号
海上银座写字楼，因房主迁移外
省着急售卖，价格可面谈。房屋
建筑面积一套130平米；另一套
170平米，精装修，两套房在一个
楼层，可一并购买也可单独出
售。房屋地点好，位置佳，属观江
房可俯瞰松花江，房主去年重新
装修完毕，新换中央空调系统、供
暖系统，且走廊正对电梯门处有
约5平方位置可放置牌匾。

19845256893

出售观江房
出售道里区友谊路 385号

观江国际住宅，建筑面积 243
米，中间楼层，四室两厅两卫，南
北通透，豪华装修，全景看江，物
业管家服务，2.3 万每平米（可
谈）。随时看房。

19845256893

减资公告
玺瑞人和医疗科技（哈尔

滨）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230109MA1CF8AE15，由原

注册资本 3000 万元整减资至 50
万元整，请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

起 45 日内向公司提供清偿债务

或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根据公

司法，特此公告。

玺瑞人和医疗科技（哈尔滨）

有限公司

2022年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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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资公告
哈尔滨国盛电力工程有限

公司，经股东会研究决定减少注

册资金，由原来的 10000 万元减

到 2000 万元，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230199MA1C4NKK55，请

债权人自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

公司联系人申报债权或要求债

务担保，联系人：曹勇，联系电

话：18145599700，联系地址：哈

尔滨经开区南岗集中区湘江路

13号楼A座 5层 507室。根据公

司法，特此公告。

哈尔滨国盛电力工程有限公

司

2022年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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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到县城租房陪读基本上是普遍现象，
尤其是高中生。高中生活节奏快、压力大，我们担
心孩子住校吃不好、住不好，想给他创造一个安静
的学习环境。特别是很多孩子不够自律，我们怕
他打游戏影响学业！”关凤道出了很多家长陪读的
原因。

智能手机和网络游戏的触手可及，把很多原
本没打算陪读的妈妈也推向了县城，钟晓晶便是
其中之一。她是在儿子上高中后的第三个月去陪
读的，有一天，她突然接到班主任的电话：“你家孩
子不知道晚上干啥去了，天天上课睡觉，都快从第
一名变成倒数第一了！”她急得一宿没睡，一狠心，
把家里的十多头猪都卖了，去县城租房陪读。为
了避免激化矛盾，钟晓晶放学后假装淡定地在校
门口等儿子，跟他一起去网吧打游戏，直到一周后，
儿子先绷不住了，主动要求回家写作业……

“陪读妈妈”郭云，大约是在十年前第一次听说
村里有人去县城陪读的。她当时挺不理解，觉得对
方“有钱没处花了”，后来看到一拨拨家长都往县城
跑，自个儿也坐不住了，高二时让儿子从宿舍搬了出
来。“我儿子班里53个孩子，除了家在本地的，其余
的都有人陪读，绝大多数是妈妈陪，极少有爸爸来陪
的。”

尽管郭云不太清楚“内卷”这个词儿是啥意
思，但她亲眼见证了一个个靠读书改变命运的例
子。郭云是家里的老大，初中文化，但她的弟弟和
妹妹是名校毕业生，如今都在一二线城市工作，“我
妹在广州有两套房，我弟在河北当公务员，我侄子
在北京工作，上班第二年月薪就三万了……”身边
的这些成功案例，让郭云很难“躺平”，也让她更加
确信：“农村孩子只有学习好才有出路啊，花多少钱
都不重要，只要能让我儿子多考点儿分就行！”

陪读的N个理由
有的因为孩子不自律
有的认为学习好才有出路

相比于老辈儿人，年轻一代
农民的教育意识提高，外出打工
见过世面的他们，更清楚教育的
意义和价值。但对于很多没有固
定收入的农村家庭而言，陪读无
异于是一种“高消费”，不仅家庭
收入减半，而且生活支出陡增。
尤其是随着“陪读妈妈”越来越
多，县城中学周边楼房紧俏，房租
也在日益上涨。

“学校对面有20多栋楼，住
满了陪读家长。离学校近又带电
梯的房子，一年租金得两万四五，
不带电梯的两万二左右，还有家
长租改装车库的，现在也得一万
六七了！”关凤说，县城学校附近
不但房租贵，而且就业机会少，想
找个月薪超过一千五的工作很
难。据她观察，为了不耽误给孩
子做饭，同时补贴家用，一些“陪
读妈妈”选择打零工，有帮电商送

菜的，有做手工赚钱的，有人去打
扫卫生、刷盘子洗碗。为了节省
开销，郭云经常从自家小园儿往
县城里背菜，实在没菜了，才偶尔
去早市买点儿。

也有一些“陪读妈妈”，努力
工作和陪读兼顾，这也意味着她
们要比别人更奔波。今年43岁
的郑丽（化名）在镇里开药店，与
儿子读书的县城相隔 40 多公
里。丈夫一个人忙不过来，她每
天坐客车往返于城乡之间，早上
不到六点从学校附近的出租屋出
发，下午五点多再坐车回县城陪
读，督促儿子学习，再给他弄点夜
宵。

“我是从儿子上初三开始陪
读的，已经连续通勤四年了，跟客
车司机都混熟了，正常往返车费
得二十，他只收我十块钱。”郑丽
回忆道，孩子上初三那年，老师在

家长会上建议陪读，“老师说，孩
子听谁的，就让谁来陪读，这基本
上等于把爷爷奶奶排除在外了，
老人容易惯孩子，孩子也未必听
他们的。”

郑丽告诉记者，她每天给孩
子弄好早餐后，出门前喊儿子起
床。有一回，她走后孩子又睡着
了，没赶上早自习，这让她懊悔不
已。此后 ，她必须亲眼看着儿子
起床洗漱了，才敢出门。由于出
租屋没有网，每次因为疫情停课，
丈夫都从镇里连夜开车来接，回
家继续上网课，“这几年对孩子最
关键了，无论如何都得坚持住，好
在我家里有买卖，还能供得起。”
即便如此奔波，郑丽说，自己挺知
足的，毕竟儿子高三了，再过几个
月就要熬出头了，“我还听说有的
二孩妈妈，大的上高中，小的上初
中，还得多陪好几年呢！”

陪读属于“高消费”学校附近房租贵且就业机会少

除了要面临经济压力，很多
“陪读妈妈”心理压力也很大。抛
家舍业地来到县城，她们往往既孤
独又苦闷，焦虑也比普通家长多一
些。

跟很多放弃工作的“陪读妈
妈”一样，在外边忙惯了的关凤，
早已不适应家里的生活节奏了，

“总在屋里待着感觉憋屈，周围又
没有认识的人，只能偶尔下楼去
广场看看人家跳广场舞，感觉融
不进去”。钟晓晶则形容进城陪
读就像“蹲小号儿”，“在农村天天
都有活儿，忙惯了，进城真是太遭
罪了，都快憋疯了！”

绝大多数“陪读妈妈”，都跟

孩子因为学习问题发生过激烈争
执，她们心底的委屈也格外强
烈。郭云记得，有一回争吵时，儿
子对她吼：“要不你就回家吧，别
陪读了！”“你以为我愿意来啊！”
她伤心地躲在小屋里大哭。有时
候，郭云甚至挺羡慕对门那家爷
爷、奶奶陪读的，这是整栋楼里为
数不多没那么焦虑的家庭，“孙子
模拟考试才300多分，老两口一
点儿也不着急，还到处夸孙子
好”。

陪读究竟能帮孩子进步多
少，是否会徒劳无功，或者只是一
种心理安慰？对于未知的结果，
很多县城“陪读妈妈”虽心怀期待

却又不敢多想。就像关凤说的：
“陪读是一个付出的过程，未必会
有想要的结果，只能争取让自己
以后不后悔吧！”她发现，虽然大
多数孩子在家长陪读后分数提高
明显，但也有一些孩子降到了两
百多分，妈妈仍然顶着压力咬牙
继续陪读，因为“考一百多分的家
长都还没放弃呢”。

“为了陪读，一家人不能团聚，
农村基本上都剩老人了。老人谁
去陪？这不正常！”关凤虽然偶尔
也会反思，但更多的还是无奈。她
至少还要再陪读两年半，等儿子考
上大学了，才能像她的微信签名写
的那样“像风一样自由”……

面临经济、心理双重压力 有的孩子考一二百分“陪读妈妈”仍未放弃

县城学校对面的陪读楼县城学校对面的陪读楼 关凤提供关凤提供

县城高中对面的县城高中对面的2020多栋高楼多栋高楼，，住满了住满了
陪读家长陪读家长。。 资料片资料片

生活报记者 周际娜
陪读7个月以来，关凤每天的

生活都是围绕儿子展开的。在出
租屋里，她按时按点给儿子做一日
三餐，督促孩子放学后认真学习少
玩手机……

去年8月21日，在北京、广州
等一线城市当了7年月嫂的她，放
弃了1.68万的月薪，干完最后一单
生意后，匆匆赶回五常老家。此
时，距离儿子高中开学仅剩三天。

“孩子上高一了，接下来是她
人生中最关键的三年，我必须得回
来陪读！”关凤说，回来后她跟在村
里种地的丈夫，定了个“三年规
划”，“以后家里的事儿他管，孩子
学习的事儿我管！”

近些年，像关凤这样在县城学
校附近租房的“陪读妈妈”越来越
多，这一群体日渐庞大，除了年轻
一代农民对教育愈加重视之外，也
是村镇中小学衰落、教育资源向县
城集中的结果。父母打工的城市
孩子入学难，而县城教学质量高于
乡镇，于是去县城陪读，成为了很
多对孩子寄予厚望的农民家庭的
折中选择。

有人放弃有人放弃2020多万年薪返乡陪儿子读高中多万年薪返乡陪儿子读高中
有人在学校周边打有人在学校周边打零工补贴家用零工补贴家用

县城“陪读妈妈”：
为了爱与希望的一场

新闻热线A05 15004520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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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舌尖美食”竟是“脚下酸菜”：

吐啊吐啊，也就习惯了

老文青的
生命日记

SHENGMINGRIJI

120

生活报首席评论员 静伟
这酸爽，怎一个吐字了得？估计

看了今年的央视3·15晚会，很多人肠
子都得悔青了，胃也得直翻个儿，恨不
得把吃了这么些年的老坛酸菜方便
面，都一股脑地给吐出来。

从此，恐怕连酸菜都不忍直视了，
而老坛酸菜，这一传统工艺和行业也
算是彻底毁了。本以为是“舌尖上的
美食”，原来竟是“脚掌下的料理”；哪
里有什么老坛，不过就是露天的土
坑。但要认真说起来，在46亿年的地
球上挖的土坑，倒也真的是“陈年老
坛”。再来一根用浑水洗毛巾擦拭的
猪肉做的双汇火腿肠，用徐志胜的话
说，那可真是“jio配”啊！

但除了吐，我们还能怎么办呢？
这些年，我们吃的有毒有害食品、恶心
食品还少吗？而每一次的事件爆发之
后，我们就会从此少吃了吗？吐吧！
吐啊吐啊，也就习惯了。

关键是出这些低劣质量问题的，
还都是大品牌。能力越大，责任越大，
如果连这些知名大企业，都没有起码
的社会责任感和羞耻之心，我们还能
指望什么？我们还敢相信谁？

康师傅倒是认账，也出来道歉了，
但这道歉，怎么听着都更像是一次甩
锅、一种切割：脏事都是他们干的，我
们的错，只是没看见。是真没看见还
是假装看不见啊？这么大一个企业，
对于自己的合作企业和供应商，难道
连起码的监管和审查都没有的吗？这
可是你们这产品最主要的配料啊，这
包装上可印着你们康师傅的商标呢。
这些用脚丫子踩过的土坑酸菜，恶心
的不仅是食客，也弄臭了你们的品牌

啊。感觉不会再爱了，原来陪伴我们
从童年到成年的康师傅，竟是这样败
絮其中的“脏师傅”。

至于其他涉及品牌，也都一个个
赶紧撇清。白象食品更是在微博评论
里回复称：“一句话：没合作，放心吃，
身正不怕影子斜。”于是一些抖音快手
公众号，恨不得把白象吹爆，什么“国
货之光”“良心食品”都用上了，真是有
大象就不吹牛啊。但很快就有网友扒
出了“旧闻”：2013年，湖南日报的一篇
关于芥菜加工的报道中，详细介绍了
插旗菜业和其合作企业，里面明晃晃
写着“白象”的大名。

当然，也许现在的“白象”是清白
的，但就算他们用的不是插旗菜业的
土坑酸菜，但是不是真的就可以保证
完全没有其他问题，恐怕还是不能光
看他们拍胸脯，还需要拭目以待，等待
时间的检验吧。

反正不知为什么，看了他们的表
态，我却总是想起《红楼梦》里柳湘莲
跟贾宝玉说的那一句：“你们贾府，除
了门前的两个石狮子干净，恐怕连阿
猫阿狗都不干净。”

出事之后，包括插旗菜业董事长
出面道歉的这些表态，都让我感觉不
到半点儿真诚，不是真的感到有愧国
民，而只不过是为了危机公关。就像
学者徐贲说的：“道歉的道德意义在于
因辨别事实真相和正义是非而诚心认
错，不是出于功利的‘修复形象’的需
要。为了挽回面子（修复形象）来道
歉，这是诉诸过失者的自身利益意识，
不是诉诸他自由选择的道德认知。”

想当年，韩国“垃圾饺子”事件的
责任人，因为用“下脚料”做馅的丑闻

曝光，而跳河自杀，并在遗书中表示:
“对国家感到抱歉”。再看看我们这些
出事企业的负责人，有一个真正有耻
感和悔悟的吗？不是说非要自杀，但
至少应该有无颜再从事食品行业的觉
悟吧？而不是想着挺过风口浪尖，还
能东山再起。

让人悲哀也有些无语的是，无论
是光脚或穿拖鞋踩酸菜扔烟头的人，
还是那些监管者或者知道内情的，这
么多年，竟然都习以为常、熟视无睹，
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这是不对的。但
他们自己会吃这些脚丫子踩过、还有
烟头“配料”的酸菜吗？我想如果没有
什么特殊的癖好，恐怕是不会的。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可他们为什
么就会安心地让别人去吃呢？无非就
是，那些人都是陌生人，反正咱们自己
不吃，挺多会劝熟人不吃。可你有自
知不吃自己“脚踩的酸菜”，但你有把
握就吃不到别人“尿泡的海鲜”？当我
们大家都陷入这种互害的模式，每个
人都可能尝到别人“良心大大地坏了”
的滋味。更可恨的是，涉事企业出口
进口竟然是“内外有别”：标准化腌制
池腌出来的酸菜是用来加工出口产品
的，老坛酸菜包里的酸菜则是从外面
收购来的“土坑酸菜”。

他们是存心坑害国人吗？是也不
是，说是，因为他们就是有意把这些恶
心酸菜卖给国人的；说不是，他们生产
标准的“内外有别”，正是因为这内外
的监管力度有着天壤之别。该企业内
部高管就已经一语道破天机：“国内的
产品到了消费者手里面，里面有一点
儿树叶，有一点儿纤维，顶多罚你一千
（元）两千（元），这个如果到国外去了，

至少是罚十万（元）。”事实也正是如
此，涉事企业之前也不是没被罚过，但
也不过就是“罚酒三杯”，不痛不痒。
当生产者经营者没有良心，监管者又
没有责任心，消费者就只剩下伤心了。

所以这一次当地市场监管部门的
几个领导被停职免职，真的是一点儿
都不冤。而且应该加上一条，永不复
用。如果是当地政府因为税收或所谓
营商环境等原因，对不良企业睁一只
眼闭一只眼，甚至充当“保护伞”，一旦
出现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事件，其领
导更应该同样被“拿下”。

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出问题就
是天大的事。凡是在食品安全问题上

“祸祸”老百姓的，就得让他们吃不了
兜着走。

说到这儿，忽然想到一个挺有意
思的现象，就是我们对于明星艺人犯
事的，往往咬牙切齿，恨不得让其永世
不得翻身而后快，但对于真正重要、关
乎我们切身利益的，像食品安全、校园
霸凌、妇女权益这些事儿，反倒却往往
并不怎么上心。

也许，是因为没有太大戏剧性？
也许，是不如“踩戏子”容易且过瘾？
这还真是挺耐人寻味的。

王伟宏
3月19日，是一个有故事的日子。

24 年前的 3 月 19 日，我和几个不会做
生意的哥们，合伙开了家广告公司，满
怀信心地走上事业之路。那时候，我们
的创业还停留在事业理想的层面上，缺
乏创业必备的一些思考。

1998 年 3 月 19 日，公司执照挂在
了墙上，刚好是我的阳历生日。于是我
决定，从此以后改过阳历生日。此前
37 年，我一直按奶奶留下的习惯过阴
历生日。公司企划解体后，很多年的3
月19日，我们老哥4个都会聚在一起喝
上一顿，直到哥几个天各一方。

2019 年 3 月 19 日，故事奇迹般地
得以延续。2018 年，我是在双重阴影
中度过的，一重阴影是生命随时可能划
上句号，另一重阴影是一不小心我就会
高位截瘫。因为不甘心自己的追悼会
办得毫无“伟宏痕迹”，像千篇一律的婚

礼一样，主人公随便换人，却不会产生
丝毫违和感。这让我不能接受，于是我
做了个计划，如果能够活到3月19日的
话，我就给自己办一场人生告别会。

到3月18日，也没能设计出适合的
仪式方案。3月19日，我还是约了些在
哈尔滨的好友过了个生日，还在生活报
专栏中写了一篇《生日，未必越过越
少》。我在文章中写到，如果保持好心
态，生日或许真的可以越过越多。

一转眼，2022年的3月19日到了，
这已经是我肝癌手术后的第 5 个 3 月
19日了。癌症患者活到第5年，是一个
安全的标志。在一些抗癌组织里，每年
都会给活到第 5 年的患者们举办声势
浩大的“5整生日会”。

这让我想起，玉渊潭公园有北京抗
癌乐园。2009年，我所在的公司做一款
抗癌产品的销售。我作为营销总监，被
老板派往抗癌乐园去对接赞助“5整生日

会”的相关事宜。那一次，抗癌乐园的老
先生给我讲解什么叫“5整生日会”，告诉
我抗癌乐园的康复者会员超过1万人。
给我讲抗癌乐园的一些人物，某某女士，
86岁，癌龄38年，每天骑自行车去菜市
场买菜。某某先生，72岁，癌龄18年，太
极拳高手，弟子数百……

那时候，癌症这个词让我恐惧。他
们给我倒的水，我不敢喝。有人伸出手
来，我勉强地握手。无论如何也想不
到，后来我成了他们中的一员。若是没
有抗癌乐园的心理铺垫，我真不知道，8
年后医生告诉我确诊肝癌那一刻，我是
不是还能表现得如此镇定。

2017 年 7 月，诊断报告确诊，我 9
厘米大的肝囊肿是个误诊，确诊报告为
肝左叶恶性肿瘤。8月30号，实施肝左
叶切除手术。手术至今，已经到了第5
个生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生日，可惜
赶上了疫情，大小饭店停止堂食。这个

生日我只好自己煮鸡蛋，自己下面条
了。等到 8 月 30 号，手术 5 周年的那
天，争取约上好友，好好给自己办一场

“5整生日会”。
此刻，刚喝掉一杯咖啡，又泡了一

壶大红袍，在脑海里搜索着有关3月19
日的记忆。电脑里播放着陈悦的箫曲，
空灵而又穿越古今的“乱红”“楼兰古
道”“古琴禅修”等，这些都是女儿喜欢
听的曲子。此刻，女儿正在北京的一家
公司里工作，过完春节临回北京前，她
给我转了钱。我问什么意思，女儿答

“过年了”。女儿特别不善于亲人之间
的常规表达，那一刻我知道，她长大
了。但是，我没有欣喜，反而觉得这一
刻标志着女儿和我真正脱钩，成为完全
独立的个体了。尽管可能从未一体过，
但还是因为这样明确的疏离感，隐隐的
难过。

嗯，我能够接受一切，这是规律。

与癌共生的第 个3月19日5


